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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的纠结还体现在如何称呼
这个日子。在日本政府的正式称谓
中，8月15日被称为“终战日”，不是“战
败日”，更不是“无条件投降日”。这种
表述完全回避了那场战争承载的罪恶
和教训。

日本共同社前编委中村明分析
说，日本统治阶层不想承认战败，是因
为担心带来战争责任追究问题，特别

是涉及天皇裕仁及其亲信的战争责
任。把战败、投降说成是“终战”，最终
变成了一种洗脑。

冲松则指出，日本当年在一贯错
误的历史观中迎来了战败。但无论是
国家领导层还是普通民众，并没有真
正认识到战败的根源。许多人只是觉
得战败很遗憾，但对于日本为什么发
动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伤害的侵略战

争并最终失败，许多人既没有正确认
识，也不想去追根究底。日本许多人，
包括有战争体验的老兵，至今只承认
日本输给了美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
战场也是战败者。

“每个日本人都应该重新追问一
下自己，‘8·15’究竟意味着什么？”冲松
的表情再度凝重起来。

据新华社东京8月14日电

追问“8·15”
——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声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略铁蹄终于止步于这一天。
在日本迎来战败69周年之际，在以安倍政权为首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妄图将时钟倒拨的逆流中，重

新思索“8·15”的历史寓意，与遗忘和谎言对抗，正成为日本社会亟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最新一期《世界》杂志刊文指出，当今日本社会中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

不知道战争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出现了集体自卫权这样的问题，更是有必要回顾历史，以史为鉴。

埃博拉夺去1069人生命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3日电（记者 张淼 王昭）世界卫生组织

13日发布埃博拉疫情最新通报称，截至 11日，西非地区累计出现
埃博拉病毒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975例，死亡1069人。

通报说，10日和11日两天，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以及尼
日利亚新增128例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新增死亡病例56例。

世卫组织称，当前几内亚、尼日利亚及塞拉利昂针对埃博拉
病例的接触者追踪已覆盖 94%至 98%的范围，利比里亚正在加强
这方面的努力。

世卫组织 8日表示，西非地区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为尽可能挽救埃博拉病患
的生命，世卫组织认可使用试验性药物治疗埃博拉。

巴西总统候选人遇难
罗塞夫宣布全国哀悼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8月13日电（记者 刘彤）巴西总统罗塞夫
13日对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坎波斯因空难丧生表示惋惜，并宣布巴
西全国将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

罗塞夫在总统府发布的公告中说，坎波斯自青年时代即步入
政坛，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伟大的同事”，对于他的不幸遇难
表示“极度痛心”。

尽管坎波斯率领社会党退出执政联盟，宣布独立参加今年的
总统竞选，罗塞夫仍然强调指出，他们在卢拉政府曾有过愉快的
共事经历，“相互间的尊重大大高于政治分歧”。

据巴西媒体报道，一架塞斯纳560XL型飞机13日早晨从里约
热内卢起飞，原计划在距离圣保罗市86公里的桑托斯军事基地降
落，但飞机坠毁在桑托斯一处居民区。圣保罗州议会确认坎波斯
在失事飞机上，至少还有7人在此次事故中遇难。

“怪兽大脑”搞瘫叙利亚网络

斯诺登再曝美情报机构内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3日电（记者穆东）“棱镜”事件揭秘者、前

美国防务承包商斯诺登日前在接受美国《连线》杂志专访时，再度披
露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研发秘密武器等不少美国情报机构的内幕。

据报道，斯诺登主要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研发的一种用于
网络战的秘密武器。斯诺登透露，这个秘密武器实际上是一种软
件操作系统，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称作“怪兽大脑”，它可在特定网络
遭受攻击时，自动进行反击，而不需要人工操作。

斯诺登说，该软件系统非常敏感，可能会发出不准确的命令，
对第三方正常的没有攻击性的电脑和网络造成威胁，甚至会在无
意中引发战争。

斯诺登认为，这类软件系统非常危险。他甚至得出结论说，
2012 年叙利亚的网络系统就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搞瘫痪
的。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局需要从叙利亚网络系统中提取情报，不
料却产生失误而导致整个系统瘫痪。

针对斯诺登的上述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拒绝发表任何看法。
另据报道，斯诺登已于本月初获得在俄罗斯为期 3年的居留

许可。在俄居留期间，斯诺登可以在俄境内自由活动，也可前往其
他国家。

“每年的‘8·15’对您意味着什么？”
听闻记者的提问，89 岁的日本老

兵冲松信夫说，这个问题一言难尽。
冲松边思索边缓缓开口：“对于

许多日本人，‘8·15’有双重意义，一
是耻辱日，因为日本战败了；但也可
以说是日本从军国主义转为民主主
义的新生日。”

对冲松本人来说，1945年的8月15
日，却是不折不扣的新生日，他的另一
个“生日”。1969 年前的盛夏，作为日
本陆军第六航空军特攻部队“振武队”
一员，受训3个月的冲松正准备飞赴冲

绳实施自杀性攻击。8月 15日，他和 4
名同伴接到出击命令，但因为转飞的
机场遭空袭，他们未能按时出发。就
在当天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啊，
得救了！”冲松说，他当时在心里庆幸
不已，但又不敢在脸上流露出来。

冲松的哥哥则没有这么幸运。在
广岛搞运输的哥哥同年 8 月 6 日死于
原子弹爆炸，尸骨无存。“我母亲说，哥
哥是代替我死的。”冲松一脸哀痛，“如
果没有广岛的原子弹（就不会有投
降），我肯定会死。”

战后，冲松深刻领会到“8·15”是日
本的新生日。1961 年，前日本陆军中
将远藤三郎创立“日中友好旧军人
会”，提出反省战争，铲除战争根源，促
进日中友好。冲松受其感召入会。后
来，该组织改名为“日中友好 8·15 之
会”，现有数百名成员，但经历过那场
战争的老兵目前只剩寥寥十余名。

在冲松他们看来，安倍政权无论
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解禁集体自卫
权等军备举措，都是逆潮流而动。安
倍内阁的危险暴走，原因之一正在于
国民的漠不关心和无所谓心态。

“1969 年前的 8 月 15 日是个大晴
天。”“日中友好8·15之会”常任干事熊
谷宪治对记者回忆道。熊谷出生在吉
林通化，日本战败时，他年仅 5岁。结
合懵懂的记忆和母亲后来的讲述，他向
记者还原了在异国他乡迎来的那一天。

“印象中，那天母亲慌慌张张地告
诉我，出门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光
景，周围的中国农户家家挂出了中国旗
帜。啊，大家如梦初醒，这是别人的国
家，别人的土地。我们日本人一直占领
着别人的土地。”

熊谷一家后来逃往朝鲜半岛，1947

年才辗转回到日本。熊谷告诉记者，毫
无疑问，“8·15”之前的日本是错误的，

“8·15”后日本才获得新生。
1962年出生的秋山博史是日本典

型的战后一代，他的“8·15”印象与爷爷
有关。秋山的爷爷曾在中国作战，战后
始终不愿意向家人提起往事。但秋山
清晰地记得，有一年的 8月 15日，当电
视出现“战殁者追悼仪式”直播画面时，
爷爷一个箭步上去关掉了电视。

“我想这是一种厌恶情绪，爷爷不
愿意因此勾起那场战争的记忆。这也
是战争给人带来的永久创伤吧。”秋山

这样揣摩爷爷的心理。
日本儿童文学和歌词作家大门高

子出生后 10 天就遭遇了东京空袭，也
算是战争的亲历者。她十多年前开始
从事日中友好交流，先后以南京大屠
杀、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主题创作了《紫
金草物语——不战的祈祷》《重生的大
地——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多部合唱作
品，在中国和日本多地进行过演出。

大门高子告诉记者，虽然日本人也
是受害者，但首先是战争的加害者、侵
略者。“不先向中国人谢罪，日中交流就
无法开始。”

““88··1515”” 战争记忆的传承与遗忘战争记忆的传承与遗忘


